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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达山的杜鹃开了。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远在白山黑

水的一位战友饶有兴致地给我发来了

一组照片。照片里，绽放在完达山上

的杜鹃花，已经如烟似霭般烂漫成火

红的一片了。

然而，当我一帧一帧地细细品味

那些精美的照片时，透过蓦然潮湿的

目光，于不知不觉间，眼前幻化出一个

抗联女战士的身影来。

在抗联队伍里，那个像杜鹃花一

样美丽，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安大姐的

朝鲜族女战士，名叫安顺福。此时此

刻，她正从历史深处迈着踉跄而又坚

定的步伐向我走来。

我是一个酷爱在历史与现实中不

停徘徊与奔跑的行者。出于对英雄的

崇拜和热爱，我情愿就这样亦步亦趋、

不舍昼夜地追随着她的踪迹，在苦难

深重的大地与山岭之间，目送她走完

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一

这是一个身材瘦削而又矮小的女

子，瓜子脸、小眼睛，前额稍稍有些突

起，举止大方而又稳重。许多年以后，

当人们再次回忆起她来时，对于她的

相貌特征，仍然描绘得具体而生动。

1915 年，安顺福出生在黑龙江省

穆棱市穆棱镇新安屯一个贫苦的朝鲜

族农民家庭。艰难穷困的生活，让一个

懵懂无知的乡村孩子过早变得聪慧和

成熟起来。从她懂事起，就知道父亲和

兄长都是抗日救国运动的积极分子，而

那些他们几乎每夜都在低声谈论的救

亡图存的话题，则像一粒又一粒种子悄

然撒播在她的心里。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屯子里成

立了党支部和抗日救国先锋组织。当

时已经 16 岁的安顺福，紧紧跟随在父

兄们的身后，踊跃参加各种形式的革

命活动，并与屯子里的青少年一起站

岗、放哨、抓坏人、贴标语，每天都有忙

不完的事情。

命运的转折猝不及防。1933 年 1

月，由于新安屯党支部书记投敌，使得

整个屯子在一夜之间陷入一片血海。

在那次疯狂的大搜捕中，有 30 多名共

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捕入狱，而在惨

遭活埋的 7 个人中，就有安顺福的父亲

和弟弟。

为了给家乡父老报仇，把日本侵略

者赶出中国去，1934 年春天，当杜鹃花

在完达山上开始绽放的时候，胸中燃烧

着复仇火焰的安顺福，毅然决然地离开

了家乡，拿起武器，参加抗日联军。随

后，她被分配到第 4 军被服厂工作，不

久又被任命为被服厂厂长，并光荣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时至今日我仍在想，当初到底是怎

样一种信念，支撑着这个年轻弱小的女

子，让她鼓起勇气，抛却了生死，那样从

容而又决绝地走进了战争的血火？除

了悲愤填胸的家恨国仇，在她的内心深

处，是否还埋藏着对于触目惊心的破碎

山河难以言说的隐痛，以及至死不渝、

立誓拯乡亲于水火的雄心豪情？

此时，她的心已然变成了一块冰

冷的铁，也燃起了一团炽热的火。

上山以后，一场接着一场的残酷

战斗便开始了。她也曾不止一次地想

到 过 自 己 的 死 亡 。 那 些 不 长 眼 的 子

弹，不一定在哪时哪刻，会击穿她的头

颅，咬碎她的骨头。但是，她并不惧怕

什么。山中的密营里，要做的事情总

有那么多，浆洗、缝补、做饭、包扎、看

护伤员……很多事情须从头学起。尽

管如此，她仍然能够感觉到，每当黎明

到来的时候，自己身上永远都有一股

使不完的力气……

二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无论战争的

炮火何其惨烈，家国的苦难怎样深重，

春天的脚步依然踏上了这片饱受摧残

的土地。当山上的杜鹃花再一次如期

绽放的时候，安顺福做梦都没有想到，

不期而至的爱情，竟与春天的和风一

起，悄悄向她的身边走来了。

那个机智、英武而又标致的年轻

人，总会在她感到孤独甚或有些悲伤

的时候靠近她，为她抚平内心的创痛，

让她在失去亲人的日子里，享受到人

间的温情。

她无法拒绝，难以回避。虽然有

些心神慌乱、措手不及，但当他用一岭

的红杜鹃作证，向她表白满怀的深情

时，她终于还是鼓足勇气接纳了他。

那永生难忘的一刻，让她似乎于

蓦然之间重新找回了自己。她认定了

这个名叫朴德山的年轻人。在往后日

子里，他成了她生命中生死相依的人。

朴德山，东北抗日联军第 4 军第 4

师政治部主任，1938 年夏在黑龙江省

依兰县大哈唐战斗中英勇牺牲。若干

年后，我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大

海捞针般地获得的有关于他的信息，

也只有这样一行简短的文字了。

时隔这么多年，我依然能够想象

得出当年的他们美好爱情的样子——

就像是 5 月火红的杜鹃花，在完达山上

热情开放。而对于他们短暂的人生细

节中的所有未知，我只能依仗贫乏的

想象来补充和完成了。

婚礼自然是在完达山深处的密营

中进行的。婚礼现场极其简朴，既没

有红烛，更没有喜服。战友们采来了

一捧一捧的杜鹃花，将它们一朵一朵

插缀在她的鬓角。那一天，她成了这

个炮火连天的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婚后的安顺福有了爱侣的相伴，

但 在 无 形 中 又 增 添 了 一 份 担 心 和 牵

挂。在那些聚少离多的日子里，残酷

激烈、生死无着的战斗生活，几乎每天

都在继续着。

从 1938 年开始，战斗变得越来越

残酷。根据地日见丢失，游击区逐渐缩

小。如果继续坚守原地，则无异于坐以

待毙。为尽快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打通

与友邻部队的联系，从而寻得一线生

机，一场生死未卜、艰辛难测的西征在

经过反复酝酿之后悄悄开始了。

西征，不但是对集体信仰与个人意

志的考验，也是对个体情感与战斗精神

的磨炼。为便于行军打仗，西征之前，

部队决定将老弱病残的战士和已经怀

孕的女同志留下来，还在吃奶的孩子则

全部寄养给当地的百姓。有资料记载，

第 4 军当时送走了 9 个孩子，这其中就

有安顺福和朴德山未满 3 岁的女儿。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些战友到当地进

行寻访，试图找到这些孩子的下落，最

终的结果却是音信渺渺。而安顺福那

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女儿，到底被送到了

哪里？时至今日，也许我们再也无法揭

开这道谜题了。

三

这年夏天的大哈唐一仗，也许是

抗联历史上不计其数的战斗中较为平

常的一次。然而，就是这平平常常的

一仗，让安顺福永远失去了最亲爱的

伴侣。

西征仍在继续。它从未因某个人

的牺牲而停止前进的脚步。途中，安

顺福强忍着失夫舍子的巨大苦痛，与

队员们一起跋山涉水，翻岗越岭，穿行

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

西征部队走到哪里，敌人就追到

哪里，抗联战士每天都面临着与敌交

战 的 遭 遇 。 先 是 子 弹 打 光 了 ，接 着 ，

粮食也没有了。为了补充体力，他们

不 得 不 以 野 菜 野 果 甚 至 草 根 树 皮 充

饥……

为了补充弹药和粮食，7 月 12 日

拂晓，西征部队出其不意地打下了被

日军木材采伐机关占领的苇河县东北

楼 山 镇 。 日 军 立 即 调 集 兵 力 进 行 围

堵。在越来越频繁和惨烈的战斗中，

抗联将士很快步入绝境。

出于管理和行动方面的考虑，原属

于第 4军的女战士并入冷云所在的第 5

军妇女团，随同第 5军行动。8月，各路

西征部队主力来到五常县境内。由于

对当地的地形不甚熟悉，部队之间经常

失去联系。一场接着一场的恶战，致使

很多优秀的指挥员和大批战士相继牺

牲，部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如果

再继续朝前走，势必将会导致全军覆

没。基于此，第 5 军决定即刻回师牡丹

江下游一带的后方基地休整。经过长

途行军，原有 30 余人的妇女团仅剩下

冷云、安顺福等 8名女战士。

10 月 19 日晚，这支因连续奔波作

战而疲惫不堪的队伍，来到位于刁翎

镇的柞木岗山下。按照计划，他们打

算就此渡过乌斯浑河，向北经过马蹄

沟、碾子沟，到依兰县土城子一带牡丹

江边的克斯克山区，去寻找抗联第 2 路

军总部和第 5 军军部。

这时节，天已严寒，砭人肌肤。宿

营在岗下谷地中的战士们，为了御寒

取 暖 ，只 得 散 落 地 笼 起 十 几 堆 篝 火 。

然而，恰恰就是这十几堆暗夜里的篝

火，出卖了他们的行踪。

次日拂晓，正当部队整装待发之

际，突然被千余名日伪军围困。当时，

已经来到岸边准备过河的 8 位女战士，

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主动放弃了求

生的机会。她们带着满腔怒火，向敌

人射出一颗又一颗子弹。

穷凶极恶的敌人很快集中起全部

兵力，一齐向岸边猛扑过来。经过一番

顽强抵抗，8名女战士在打光子弹后，相

互搀扶着，向着汹涌的乌斯浑河从容不

迫地走去。紧接着，在震耳欲聋的炮声

中，乌斯浑河掀起了滔天巨浪。

刹那间，一条大河便被浓重的血

色浸染了。远远望去，就像是春天的

黎明时分，怒放在完达山上的红杜鹃。

那一年，安顺福才 23 岁……

杜 鹃 花 年 复 一 年 盛 开 在 完 达 山

上。作为曾经在那片冰封雪裹的黑土

地上服役了整整 20 年的一名老兵，不

能不说，我对这种生长在山岭间的木

本植物，是非常熟悉的。我知道，这种

被誉为报春木的早春使者，其名称不

下 20 余种，也许，这都是由于人们太过

于喜爱它的原因吧！

我还知道，很多时候，生活在那片

土地上的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它叫

作金达莱。

又见完达杜鹃红
■童 村

今年第 1 号台风“蝴蝶”从南海飞

来时，驻琼海军潜艇部队立即展开防台

风部署。人员上艇，车辆进库，物资备

足，平日一派繁忙的军港码头顷刻间一

片沉寂。

半空中风吹雨横，岸边的椰树随着

风势剧烈摆动，墨蓝的海面上，一道道

白浪翻涌而出。远处山峦起伏，和近处

的高低建筑一起蒙上灰色沉雾。风雨

铺天盖地，锚泊防台的舰船不知何时已

齐刷刷调整了舰艏朝向，紧紧依偎在港

池里。

为给瞭望更提供安全场所，潜艇围

壳顶部架起“风雨棚”。舰桥下方的舱

室内，艇长正带领作战小组开展模拟训

练。“声呐发现目标，鱼雷攻击准备！”战

斗警报拉响，广播在不同舱室之间快速

传令。指挥舱里口令此起彼伏，所有人

紧紧盯住各自面前的屏幕，把毫厘变化

的“敌”情态势变为指挥员最终发出“×

号管——放”的果断决心。此刻，海上

刮来的暴风正在天地间肆虐，而在潜艇

里，官兵正为一场发生在海上的未来风

暴奋力备战。

作战小组和防台值更之外的其余

艇 员 ，都 在 各 舱 室 有 序 地 开 展 装 备 保

养。从舱底到舱顶，从艇艏到艇艉，他

们除铁锈、擦铜绿，装零件、拧螺钉，无

论舱室外发生什么，他们都以深海般的

平静专注履行各自职责。

傍晚时分，风力加大，雨借风势也

愈 加 猖 狂 。 椰 树 剧 烈 摇 曳 ，叶 片 如 巨

浪翻涌，在疾风中发出阵阵呼啸，原本

开 阔 的 军 港 被 这 场 风 雨 撑 得 满 满 当

当。晚餐时，艇员们一边吃饭，一边讨

论 台 风 的 动 向 。 航 海 部 门 的 战 友 说 ，

最 新 气 象 传 真 显 示 台 风 中 心 西 移 ，但

风 力 并 未 减 小 ，解 除 防 台 部 署 的 时 间

可能要推迟。

两天后，防台部署如期解除，椰林

停 止 了 摇 晃 。 远 远 望 去 ，翠 绿 的 椰 子

依旧挂在扇形巨叶的中间。我突然想

起艇长讲过的一个故事——这支部队

有一个传统，潜艇远航前，艇员们总会

带 上 一 两 只 椰 子 ，让 它 们 在 远 离 陆 地

的 舱 室 里 自 然 发 芽 。 待 到 胜 利 返 航 ，

艇员们将发芽的椰子种在营区里。日

子长了，他们竟种出了一片椰林，铺展

在进出港航道旁的路上。每当阵风拂

过，“深海椰林”呼啦啦作响，像是在招

手，送一代代艇员出征，迎一艘艘战艇

归航。

艇员下舰，列队走在成排的椰树之

间。抬头望去，那一棵棵发芽于深海的

椰树，剥去棕黄的枯叶，变得更加清爽、

轻盈，仿佛已为自己下一次拔节蓄足能

量，以便向着更高的天空生长。潜艇也

按计划完成模拟训练和装备保养，即将

解缆开启新一程远航。

战台风
■高 密

“八五一”原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信

箱地址。1976 年初春，我来到这里。大

院安静而又肃穆，周围是村庄和田野，高

压电网外面发射架林立。带兵班长告诉

我，大院里面有电台，电波就在天上飞，

能传到很远的地方。

穿上军装后，我仿佛变了一个人：遵

守纪律、训练刻苦、埋头苦干。一次全连

在电网沟挖污泥，为菜地筹备肥料。当

晚集合时，指导员在夜幕中高声表扬：

“新兵曹宇翔身大力不亏，干活一个顶

仨！”站在队列后面的老兵回班后告诉

我：“刚才路过的女兵都在议论，哪位是

曹宇翔。”这番话让我连续数日忐忑不

安，生怕被谁认出来。

当兵前，我是个调皮捣蛋的毛头小

子，母亲管教不了我，时常气得直抹眼

泪。新兵连第一年，母亲从山东老家来

队探望，见我听话了，像个大人了，高兴

地抓住指导员的手说：“多亏了部队管得

好！”

都说部队是大熔炉，我对自己说，既

然进了炉门，就使劲炼吧。记得一次夜

间紧急集合，连长下达命令：“‘敌人’占

领了兄弟电台，我们连必须夺回阵地。”

我扛起重机枪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第

一个到达指定地域。回来的路上，我往

肩头一摸，一手血。再一看，肩头竟被重

机枪硌掉一块皮。

那时，我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好

像身上的每块肌肉都能战斗。我个头

噌 噌 往 上 蹿 ，投 弹 一 助 跑 就 能 投 近 60

米 ，成 了 连 里 的 投 弹 标 兵 ；身 手 也 灵

活，蒙上眼睛拆装机枪速度最快，没少

受连长夸奖。我最拿手的当数搏击训

练，空手夺刀、擒拿格斗、抱腿顶摔，每

个 课 目 成 绩 都 名 列 前 茅 ，连 队 的 军 事

比武榜上常有我的名字。

说起来，我多少有点文艺细胞。在

老家时，我就爱背三句半、对口词，还会

敲快板、说数来宝。每逢节日联欢，战友

们便起哄要我表演。其实我更喜欢诗

歌，闲暇时，我常躲进连队大菜窖读诗。

顶棚垂下的大灯泡，照得菜窖里又温暖，

又安静，又明亮。葱、姜、胡萝卜、大白

菜，伴我度过青春年少好时光。

慢 慢 地 ，我 开 始 写 诗 。 见 刮 风 就

写风，见下雨就写雨，抓一把空气也想

写成诗。我几乎写遍了操场上的每一

粒小石子，捕捉到一切可入诗的意象：

胶 鞋 、弹 壳 、军 帽 、五 星 帽 徽 、红 领 章 、

军挎包、背包带、夜间瞄准、军嫂来队、

老兵探家……就连连队养的十几头大

肥 猪 ，我 也 想 统 统 给 它 们 押 上 呱 唧 呱

唧的韵。

那时候，我最喜欢诗人李瑛的《枣林

村集》。连长特批：出去训练，腰里别着

手榴弹，也可别上那本诗集。训练间隙，

我就把李瑛的诗念给战友们听。多年后

参加《诗刊》座谈会，偶遇李瑛老前辈，我

激动地说：“我的诗歌，吃过李瑛同志的

奶。”这句话大概有点毛病，惹得李瑛老

师和在座的十几位著名诗人哈哈大笑。

不久后，营区门口的黑板报成了我

的新战场。指导员说，这是展示连队形

象的窗口，你要完成好这个光荣任务。

出板报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曾当过乡村

教师，记得当年接到上级通知，我就用排

笔在村口院墙上刷出标语，每个字都比

碾场石磙还要大。

命运的转折来得悄无声息。一天，

营区里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团里的宣

传干事陪着政委到我们连检查工作。我

当时正站在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出板报，

并未注意到后面人群里，竟然站着穿“四

个兜”的团领导。

没过几天，宣传干事打来电话，让我

到团部政治处报到。我背着背包，里面

塞着我的全部家当——几本书和当兵走

时兄长赠的一支英雄牌钢笔。那天，文

书用自行车把我送到汽车站。我就这样

走上人生的另一条道路，越走越远……

时隔多年，我又提笔写下这个紧挨

心灵的地址——“八五一”。透过笔画

的缝隙，我仿佛看见巡线回营的副班长

笑呵呵地走来，班长伏在床边正在写家

信，老兵坐在小马扎上擦着油亮亮的枪

管，排长又在晚霞余晖里吹口琴……那

口琴之声，犹在耳边，像一颗心，告诉另

一颗心。

心上的“八五一”
■曹宇翔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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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兵之初

太行山的石头

■谢克强

走进石头

或者从石头里走出

这些紧咬嘴唇的石头呵

质地坚硬 模样拙朴

伫立太行山上

岩浆冷却的石头

依然保持最初的炽烈与凝重

作为有思想的石头

它凌厉的棱角与锋芒

更显雄图争据的气概

或匍匐荒凉的山上

抵抗袭来的狂风暴雨

或以亘古的沉默雄峙山崖

以铮铮骨响的倔强与剽悍

注视烽火硝烟变幻

因此 太行山的石头

每一块都有自己的故事

翻开太行山烽火硝烟的史册

每一页都凸显着

石头的风骨与力量

只因太行石

以石头里的铁

彻底粉碎入侵者的梦想

插图：赵建华

那一天，五百多只狮子齐望晓月

每一只圆睁的怒眼

都渗出熔岩般黏稠的血

滴滴血泪如钢水滚烫

蜿蜒着，汇聚着

在青石桥面烙下猩红的沟壑

然后决堤，飞流直下

一帘血瀑倏忽高悬

永定河面幽蓝如玉的月亮

瞬间破碎

化为一川浮沉的血沫

谁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月亮朗照狮群数百年

运河水冲刷桥墩数百年

直到那一个不眠夜

荣耀的冠冕被铁蹄一寸寸踏碎

文明的底色被硝烟一缕缕炙穿

国耻的浓烟在长夜里翻滚

在狮首上凝结蒙尘的螺髻

罪恶的炮弹如骤雨飞蝗

撕裂宛平城的宁静

青砖黑瓦在烈焰中塌陷

弹洞在断壁残垣间悲鸣

全民族抗战的怒火彻底爆燃

看啊——

芦苇荡中雁翎队小船如飞梭

青纱帐里游击健儿神出鬼没

听啊——

高粱叶上跳动宿营的露珠

槐花枣香里滚过爆炸的惊雷

而卢沟桥上

卢 沟 月

■程文胜

狮群昂首，啸声震空

热血男儿敢在河旁立墓碑

誓将豺狼虎豹消灭净

这是新的一天，新月如钩

我在月光里缓步走过桥面

如同从历史走向未来

清风拂过我自信的迷彩

也掠过两旁石狮的鬃毛

我们在缅怀中等待霞光满天

那一只只古老的眼睛

如月亮注视我

忽然泛起青铜淬火般

湿漉漉的、犀利的光亮


